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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1940 年设有专卖署，专卖统制物品为
烟、石油、火柴、白面，等等。后又设有生活
必需品会社，统制棉布棉纱及其他日用
品。由这两处发到配给店，人民持通帐领
取，受到严重的剥削。

由于“出荷”粮征购量很大，伪四平省
人民的口粮，根据武部六藏为首的物资动
员委员会的指示，对于伪四平市人民和各
县县城人民，采取配给的方法，而且只配给
城镇居民。配给数量是很低的。1943 年，
每月每人配给 11 公斤粗粮或橡子面。1944
年以后，减少到每月每人配给9 公斤。每隔
三四个月配给一次豆油，每次每人的配给
量都在1 斤以内。每年配给两次粗盐，此外
什么东西也不配给，就连灯油、煤都不配
给，过年过节向来没有配给过肉和面。人
民配给的食粮不够吃，每天拿土豆子当饭
吃，或者迫不得已花大价钱，比配给高出 10
倍或 20 倍以上的价格买私粮吃，被日伪警
察特务发现，即是“经济犯”。被处罚关押
在拘留所或监狱里的“经济犯”，每月平均
各市县都有 200 余人。一般人民在当时都
是营养不良，夜间无钱点灯，冬天无钱取
暖，穿的都是破烂不堪的麻袋更生布。

据 1942 年 1 月至日本投降，一直在四
平市警察局司法股管收买的李成林谈伪满

“经济犯”的情况说：伪满时期，为了达到经
济统治的目的，1941 年颁布了“七二五”限
价令，对人民所用之生活必需品开始定量
配给。当时伪四平市公署设立了商工科，
警察厅增设了经济股，专门维护经济统制
法令，检举、逮捕经济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伪满经济统制日益加强，对人民生活必
需品的配给越来越少。因此，所谓经济犯
罪也不断增加。当时我见到四平市警察局
经济股，每天都忙着审讯、处理经济犯，经
济股的人员也从五六人增加到 10 余人，同
时还有 10 多个派出所负责日常工作。另
外，四平市伪警察局的一个机动组织也被
调动抓“经济犯”。这个机动组织每年秋收
以后，就在四平市郊区的重要路口设岗哨，
检举各种经济犯罪案件。所检举的案件
中，大部分是私带粮谷和肉类等，这些人轻
则罚款，重则判刑，对粮谷方面的“经济犯”

处罚最重。
1944 年春天，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认

为，1943 年粮谷收成很好，各省粮谷出荷的
任务都顺利完成了，遂唆使伪吉林省次长
饭泽重一倡议征收“报恩出荷”。5 月初，召
开了各省长、部分厅长、县长会议。武部六
藏在会上指示，各省在 1943 年“出荷”量之
外，还要增加一部分“报恩出荷粮”。四平
规定要交 10 万吨“报恩出荷粮”，但是，只
完成了5万吨。

强制性的粮谷“出荷”，给广大农民造
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首 先 ，在 价 格 上 使 农 民 受 到 很 大 损
失。伪政府规定“出荷”粮的价格，要比市
价低 10 倍至 20 倍。1944 年“出荷粮谷”的
收买价格，高梁每百公斤 7.8 元，大豆每百
公斤 12 元，比私价低 20 多倍，使农民遭受
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其次，农民普遍地遭受督励班的打骂等
各种形式的惩罚。如昌图县副县长佐藤，对
于“出荷”稍慢的农民，令其摘了帽子，脱掉
鞋，光着脚在雪地受冻，一直到农民答应马
上交粮为止。

最后，农民辛苦耕耘生产的粮食几乎被
掠走一大半。“出荷粮谷”的计算标准，1944
年南满每垧地 2 石到 2.2 石，北满每垧地 2.5
石到3石。四平省在好年景时，“出荷”之后
农民手里没有多少余粮，遇到收成不好时，

“出荷”后农民手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农民
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大半被强征“出荷”，余下
的还要留作明年的种子、交租等，一年的劳
动成果所剩无几，只能吃糠咽菜，食不果腹，
饿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许多人因绝望
而自杀，更多的人则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梨树县潘家窝堡杨家一对夫妻只有一
条破棉裤。烧火时，女人穿上，男人围破被
坐在炕上，其余时间男人穿上，女人则围被
坐在炕上[ 高云梯、梁武：《伪满时期的兴农
合作社》，《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20
页。]。

据 1941 年 8 月在梨树县蔡家村当村长
的周明久回忆说：第三年“出荷”，姚家屯张
福生家，他本来是地主成份，有能力出荷，
不是困难户。这时粮米比钱财还贵重，每
个人都怕挨饿，他将高梁 50 石，埋藏在大粪
里，以吃食之物和垃圾粪肥搅和在一块，大
概别人若知道是无法下咽的，然而时势逼
人，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令人出此下策
的是谁呢?当然是日本人，是伪满洲国的政
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未完待续）

60年前范家屯火车站，下车一女子径
直问路边老者：“您可知镇里老马家住哪
儿？”老人摇头笑道：“镇子不大，姓马的多
了。”“他家孩子都是大学生……”话刚出
口，老人抢着说：“对！一窝大学生。”接下
口述、手指方位，还引了一段路。

马家，为什么会给镇里的老人留下如
此深的印象？说来话长——

名举塾师 辞官教读

古域秦皇岛归提寨有位塾师——外公
杨致安。《临榆县志》载：“杨致安，清光绪庚
子辛丑并科举人……性耿介贫困自甘，不
求闻达。生平无所好，独以教读为乐，一乡
士子多出其门。”举人亲授弟子过千，成名
者包括共和国将军等近百。

杨致安，贫穷却小视名利。40 岁时，
众弟子鼓动先生求取功名，并出资赞助应
考。先生实难辞谢，赴京一试中举，朝廷
擢为山西一知县，举人不违初心，辞官固
守讲台。

直隶总督袁世凯惊闻，送其弟袁世先
拜师举人，并赠匾数块。袁世先求学多年，
衷慕诗书家风，遂求娶先生侄女为妻。

举人藏书画颇丰。春节间，便挂室中
一画：八盲人坐树下高谈阔论，身姿神态各
异。邻人或有微词：大过年弄一群瞎子
来？举人闻之一笑。殊不知，这是唐代画
家、诗人王维稀世人物画《群盲评古》。可
惜举人满室书画，尽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末日军飞机轰炸中。建国初，故宫博物院
闻杨举人藏此珍宝，四人出京一路寻来，登
门鉴赏未果抱憾长叹。

杨举人一方名举穷困一生，小举两例：
中举时，朝廷高头大马鸣锣开道，来寨子送
喜报、官袍帽靴等。这轰动四乡之举当赏
银，举人囊中羞涩，令报喜官差空手而返；
土改时，寨民与当地政府，一致评定举人为
贫农。

她，举人家三小姐。6岁始塾学随读，

封建礼教之规，男女不可同桌学习。她自
备小凳，不声不响侧坐旁听，父亲所授诗文
无一不流畅背下。父亲去世后，秀才长兄
承父业，于寨中大庙设塾，又随兄学读。长
兄抒臆教读诗作，80年后她仍脱口而出。

三小姐借藏书之便，手不释卷。家有
书读，学有师授，拗着长辈不肯出阁，谁来
提亲，胆敢抛物将人逐出。在女人十五六
岁结婚、生子年代，她宅至22岁，才远嫁同
乡书生、长春钱庄马家长子。

寒门贵子 白屋公卿

所嫁四世同堂寒门，她不以为意：眼见
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世世穷。称自己：小
姐身子丫鬟命。长春沦为伪满洲国后，钱
庄倒闭家父失业，摆摊书信札、诉状谋生。
逢年过节家父手书，她研墨口拟春联：

珍年惜月，人生不满百；深谋远虑，常
怀千岁忧。

谨言慎行，结有德为友；儆人戒己，绝
无义之交。

与传统春联不一，兼书法漂亮，总多卖
出几副。日本投降后，城内国民党军被解
放军围困，大兵闯进住人家居，卸门窗、拆
顶棚，拉军营当柴烧。

食断炊，居无所，1948年秋，全家逃难
至解放区范家屯。落脚后，仿佛与生俱来
的使命感，她视儿女读书为头等大事。街
道居民学时事请她读报，时间长了，街镇欲
安置工作，只怕误了在读子女一日三餐而
婉谢。

她强势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
色，笃信“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凡子
女读书事等唯她做主。胞兄上世纪50年代
初中毕业可求职养家，她正眼厉语不怒自
威：你是长子将来读高中、考大学，为马家
争气，给弟妹树榜样，砸锅卖铁供你。暑
假，凌晨被母亲唤醒，随父去早市批发瓜
果、蔬菜，两副担子挑回。白天同父亲路边
摆摊，风吹日晒本小利微攒学费。

我读小学时，家已四人在读。一次征
订教材仅两角钱，在截止交费前一天，我才
为难地叨念。母亲转身出门，不知走多少
家揽回针线活，油灯下连夜针线缝缀。第
二天拿到工钱，一溜风跑到学校捧上书费，
还不安地连问老师“晚不晚？晚不晚？”读
罢初中，父亲已无力供读，要我报中专带出
一张嘴，母亲执意考高中。收录取通知书
时，父亲喟然一叹，更多了早出晚归。我学
胞兄找活干，周日去砖瓦厂运红砖、挑黄
土，计量付酬，十五六岁的少年，压得双肩
红肿咬牙坚持。

胞兄读吉林工大时，我决心考入一墙
之隔的东北师大。心想事成，报到后放下
行李翻墙找哥哥，甭提多高兴。胞兄毕业

进北京，终为发动机业内知名专家。我在
高校成教授、作家，寿登耄耋仍守望讲台、
伏案笔耕。

兄长的榜样，化作两个妹妹学业动
力。二妹升入中师，两年后母亲不惜留级
转学高中，考读东北电力大学，任部属企业
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小妹高中时下乡
成知青，其间曾有两次招工机遇，母亲态度
决绝：“我不信中国大学永不招生！”在上山
下乡火热，大学停招数年间，这话不啻天方
夜谭。“哥姐都是大学生，不能差我一个”，
成小妹乡下四年的梦想。家风明理、诗书
识世，果然，1972年“教育回潮”高校招生，
小妹以全县文科第一名录入吉林大学，凭

“学霸”毕业被国家部委选调，成为司局正
职、高级经济师。

她，宅家相夫教子，传承诗书三世。令
“寒门、白屋”走出四位“贵子、公卿”。让人
感知崇尚教育、苦斗逆境的民族，家风作为
生活节点的支撑，带给自家、社会的无限正
能量。

诗书多韵 家风延年

母亲小镇低调做人，从不言举人家
事。文革中，生疑杨老太举止言谈，内查外
调到原籍，反增了几分敬重。

暮岁寡居北京，是为求得几十年诗书
传承不曾有过的安宁？还是为减轻一个个
步入晚年又肩重任的子女负担？身边虽一
子两女却偏独处，时光打理得满是韵味。

晨醒，打开枕边收音机，听天气预报、
早间新闻。白日里看书读报。上世纪八十
年代始，我发表“亲情系列散文”十数篇什，
以喻母亲《一部无字的巨著》开笔，刊《吉林
日报》散文专版。凡样报即转北京，母亲用
洁白手帕包好，置手边读，给亲人看；尤喜
《红楼梦》诗词，一事忆甚：我生日第一时间
打电话：“老妈，儿生日，娘苦日，您带我到
人世不觉55年，头发都白了。”只听那端：

“哎呀真快！‘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
不知。’”黛玉的《葬花词》随口道来。日后
又接电话时开口自责：“儿子，妈老糊涂了，
你生日，我怎能说‘花落人亡’啊。”彼时老
人家已90高龄。

此 刻 ，我 头 脑 中 跳 出 一 组“ 大 数
据”：90 家母，28 年间供读 4 个子女，计
68 学 龄 。 50 年 前 不 足 1／100 升 学 率
中，考入 4 所大学。

诗书传承延年，家风给力益寿。母亲
历经清末、民国、满洲国、新中国四世，99岁
无疾而终。碑碣立四平“仙马泉”公墓，遗
嘱碑文：“您来了，多谢！”一如生前子女探
视时的彬彬微言。身过墓碑者无不一读、
一笑，似阴森森墓地一星光亮。家母逝后
犹伴诗书。

宅女 诗书家风承传三世
马世瑞

1906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夺取了南
满铁路的控制权，将梨树县四平街的道里
划为“南满铁路附属地”，即现在的铁西
区。随着南满铁路附属地的扩大，梨树县
很多商户被迫到附属地内营业，渐渐形成
了铁西商贸中心。由于日本人全权控制附
属地内工商、税收，掌握商业命脉，“附属
地”（铁西）的人们饱受殖民主义者的搜刮、
压榨，还经常受到日本警察欺凌。梨树县
内的民族工商业和税收都受到严重影响。

1920年，梨树县知事尹寿松为了发展
民族经济，决定开辟四平街道东，当时称新
市场。他在给奉天省长张作霖的呈文中写
道：“如不另辟新市场，则总要受日人之欺，
仰其鼻息，受人挟制”，呈文力陈开辟四平
街道东新市场的重要性，获得张作霖批准。

1921年初，梨树县知事公署拟订章程，
颁发布告，规划市场面积2420亩，设立东西
大街 4 条、南北纬路 10 条，招领和发放地
号。5 月 13 日，县知事公署行字六十九号
公布开辟四平街市场布告，颁布开辟新市
场的章程和一系列开发的优惠政策。告示
公布后，商民争先恐后领取地号，建设房
屋，初期报领地号的商民达 300 多户。一
些粮油业大商户纷纷建立粮栈，粮商张君
作开设的同丝和粮栈、何西泉开设的公泰
昌粮栈、冯海峰开设的东河庆粮栈以及张
秀清开设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等规模较大，
商埠均设立在新市场的一、二马路。兴业
公司修建大批房屋，出租给他人经营饭店、
旅馆、小杂货铺等。

四平街新市场修建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县知事尹寿松从筹建之日起，就一直同
日本人周旋。

1921 年 6 月，一日本人违约私购民地
240 亩，阻碍丈量街基，使工程陷于中断，
尹寿松了解情况后，亲自前往满铁四平街
地方事务所据理力争，不允许将土地卖给

日本人，从而保证了新市场的权益。
初建铁东时，基础设施不配套，经纬

路路面为土路，没有上下水设施，街路两
侧只用砖砌成三尺宽水沟排水，但这并未
影响梨树人民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情与
信心。商户越来越多，人口大量增加，昔
日的村田变成了店铺林立、人口稠密的繁
华街镇。

1921 年 9 月，尹寿松组织修建了梨树
通往四平街的新道路，公路畅通后，梨树

县城商户到四平街新市场开店经营的户
数日益增多。

1922 年 5 月 ，四 平 街 已 建 市 街 房
1005 间。

1923年铁东开发建设粗具规模，新市
场基本建成。建店铺和民房4318间，大小
商号 214 家，新市场商户超过满铁“附属
地”商户数量的 108%。民户 435 户，4992
人。新市场成立总发电所通电后，街市

“人烟辅辏，瑰货云屯，蒸蒸日上”。

尹寿松开辟“四平新市场”的政绩受
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奉天省省长张
作霖、奉天省实业厅厅长谭国桓、洮昌道尹
马龙潭皆对尹寿松开辟新市场予以嘉许。

1924 年底，尹寿松调任热河，梨树县
四平街商界为尹寿松立“尹公德政碑”。
由前清翰林院侍读学士、著名书法家、奉
天教育文化界声名显赫的世荣撰文志其
事，以纪念四平街市建立暨颂扬尹寿松开
辟新市场的丰功伟绩。

铁东开发史话
魏晓光

铁东新市场（1934年）

贫困小镇，

难民家庭，

宅中女人，

衣食温饱都难以为继时，

供养出四位名校大学生，

尽成共和国高知、高干。

她，凭借怎样一种力量？

梨树县四平街市纪念碑碑文：

《周易·系辞》有言曰：“日中为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
诸《噬嗑》。”《虞书·益稷》亦云：“懋迁有无化
居。”说者，谓食货者，生民之本。以故圣王御
世，首重农商，固未可以本末，稍分轩轾也。
后世经学不明，或反以商贾为末务，而于古圣
人运世之意熟视焉，而无所睹，以致东西洋商
舶云来，市廛林立，胥以中国为销货之场，而
获利且千百倍焉！《记》曰：“相观而善之谓
摩。”吾国于古圣之所，重虽失于既往，而于外
人之所长，又安可甘让于将来耶！吾奉梨树
县四平街，奉、吉间之要冲也，自南满铁路既
兴，外人多集于此，商业称盛。逮邑侯尹公秀
峰莅任兹土，慨然于日中为市之利，多方提倡
开放新市街区。由民国十年五月至十一年五
月为一周年期，建筑市房千间有奇。由十一
年五月至十二年五月为二周年期，建筑市房
两千八百间有奇，建筑费约八十一万有奇；由
十二年五月至十四年五月为三四周年期，又
建筑市房共三千余间，建筑费约九十万有
奇。计新市街基，每方十二号，每号地三亩□
分，第一次计划共四十方，二三次展放共十五
方，合计五十五方。人烟辐辏，瑰货云屯，阛
阓之兴，蒸蒸日上。商民饮水思源，深感尹公
往年谋划之精，乃思勒碑，以垂永久。该县今
之邑侯臧公伯彭、暨该埠商务会长李君芳园、
高君作霖，属余同年友该县税捐局杨局长芷
青介绍，丐余文以纪之。余不敢以不文辞，乃
为志其原委于右。并深佩尹公斯举，实有合
于古圣人利用厚生之旨，而使熙来攘往之俦，
皆愿藏于其市。迥非寻常俗吏，区区补苴之
为，而叹通经之果足以致用也。后之览者可
以兴焉。是为记。

前翰林院侍讲学士沈阳蒙古世荣拜撰
古乐郊师文郑纯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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